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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越南是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国家。越南现代化发展中对文字的态度，从借鉴汉字到改造汉字，再到改用拼音文字，现在又开始复兴汉字，呈现出曲折变化。本文的关注点是越南文字变化与社会变化的关系，用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来对比我们国家的文字改革得失，并做出个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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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世纪以前的越南曾是中国的郡县。早自秦汉时就在此设官统辖，故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较深。独立后的越南，直至13世纪
，才以汉字为基础，用形声、假借、会意等方法创制出越南文字——喃字。15世纪时，喃字通行全国，完全取代汉字。越南无疑是汉字文化圈
的一员，汉字是中越两国的沟通桥梁，为了更好的了解越南文化，对越南文字的研究是极为必要的。通过对中国周边汉字文化圈中的越南文字研究和对比，对重新认识和补充我国汉字自身的研究，也是极为有意义的。 
近些年越南掀起复兴汉字（喃语）之风。对于越南文字的研究在国内是相对较少的，关于越南文字的材料就更少了。在这些材料中，基本上是在围绕汉字与喃字的对比中展开，但对两国的文字变化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所反映的问题尚未见详细论述。本文重在以越南史为纲，对越南文字的演变进行梳理，将其划分为几个阶段，通过对各个阶段的文字变化分析，总结越南文字所反映的时代差异，继而将越南文字与中国文字的变化进行对比，反思中国汉字简化、统一等问题，并对中国当今现代化发展中文字应选择的取向提出拙见。
一、越南文字发展概述
目前关于越南的原始社会的研究，材料较缺乏。不过越南出土的早期铜鼓与中国西南地区出土的铜鼓形制非常相似
，这说明越南可能很早就受到中国影响。并且，在出土的铜鼓中已经可以看到文字的迹象
。到西汉末年，汉字开始传入越南地区。三国时期交州太守士燮进一步传播汉文化，唐朝在交州地区设立安南都护府，地方官振兴文教，则使汉文化影响在越南地区不断增强。
公元939年，越南趁唐朝末年大乱之时脱离中国的直接统治而独立，但仍必须定期向中国朝贡并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公元968年安南王朝正式开始学习、使用、推行汉字。到李朝时期，正规的儒学教育得以正式确立。大约公元13世纪，在越南上层社会提倡以汉字记载的汉文学同时，出现了越南文字——喃字。喃字在胡朝（公元1400—1407年）
和西山阮朝（公元1788—1802年）作为国家正式文字，但实际上，汉字在越南一直延用到法国统治越南的整个时期。在法国统治时期，外国传教士创造了一种注音读物，这就是现在越南通行的拼音文字的源头，不过现行的拼音文字与传教士的拼音读物，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但直到1945年之前，汉字还是跟拼音文字并行的，二者同时合法存在。 1945年8月革命胜利后，汉字才最后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完全的拼音文字。越南语中称这种新的拼音文字为“国语字”。

纵观越南历史，笔者暂将越南文字历史分为五阶段：1、汉字的传播与使用阶段。2、汉字改造成喃字并正式使用，喃字和汉字并存的阶段。3、汉字、喃字、拼音文字并存阶段。4、以国语字为主的阶段。5、汉字争议与复兴阶段。下面就对应每个阶段来分析，越南文字在各阶段与时代的细微关系。
 二、越南文字在各阶段的演变进程
第一阶段：汉字的传播与使用阶段（公元11世纪—13世纪）。蜀安阳王时期，安阳玉简上的秦篆问题现在尚有争议，这里不做引用材料
。从同时期越南出土的器物，对比中国所出土的同时期的器物来看，多体现出对中国西南出土器物的模仿，反映出当时接受先进文明的朦胧期
。至少通过相似出土器物可证明，在此时中国文化的影响已开始。
其后，大量的汉字典籍传入，汉字影响不断深入，到李朝和陈朝时期汉字成为国家的正式语言文字。1086年，李仁宗设科举，以汉字作为书写文字来选拔人才。此后各朝皆把科举制度作为选拔官吏的制度，直到1919年才废除科举。并且,此时开始出现大量的私塾教授汉语，出现大量的汉语著作。还模仿中国修文庙、祭祀孔子等活动。可见越南当时汉语和汉文化的繁荣。

越南已故近代的历史学者陈重金在《越南通史》里感叹地说：“ 人人安于什么东西是中国的就好，就比自己的强，从思想到做事情什么都以中国为榜样”。
说明当时汉文化已经渗入越南社会的方方面面。汉字在此期间确立了较牢固的地位。在这一过程，科举中使用汉字，对汉文化在越南传播的影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字本身所具有的特殊书写习惯、读音、字形、字义等的影响是可以渗透到一个民族的最精微的地方。因此汉字在此时确立的地位，对越南民族的影响至今。
第二阶段：喃字正式使用和汉字并存的阶段（13世纪—19世纪）。对汉字文化圈的其他国家来说，汉字毕竟是外来引进的文字，无法完整表达本民族的语言，并且出于民族文化自主的需要，于是利用汉字做训读、音读或造新汉字
，来应付这个问题，由此慢慢发展出新的文字系统，如越南的喃字、韩国的谚文、和日本的假名。喃字是以汉字为基础，运用形声、会意、假借 等造字方法，创造出的一种新型文字，它主要是借用一个同越南语音相近的汉字和一个同越南语义相近的字，把二者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新字。由于喃字与汉字结合而生，所以长期借用的汉语、汉字大量保留下来
（这正是研究中国汉字需要重视的）。虽然本民族极力发展自己的文字系统，然而这些新文字在在汉文化的强势下和国内封建朝廷的双重压迫下，在初期均很难与正统的汉字相对抗。
越南的封建王朝将汉字和四书、五经等古典，列入科举制度。久之，精通汉字、科举出身的封建官僚为维持本身利益，必然附和汉字的正统地位压制国内的喃字发展。所以，喃字产生初期，推广与发展举步维艰。直到胡朝和西山阮朝时期，喃字才作为国家正式文字确定下来
。但汉字仍处于主体地位，很多官方文件仍有大部分是汉字书写，例如《阮朝实录》。虽然国家把喃字作为正式文字，但是在实际应用中，汉字的巨大影响已经使得人们在书写时不自觉的使用汉字。一方面，其可以说明汉字的自身魅力，另一方面，说明汉字的影响已深入骨髓，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掉的。喃字作为国家正式文字，可以说明越南民族对外来文化开始反思，或者说这是越南争取文化自主的开始。
第三阶段：汉字、喃字、拼音文字并存阶段。（19世纪—20世纪中）越南的古代典籍基本上是用汉字和喃字记载的。但是法国的侵入使得走向文字自主的越南文字开始复杂起来。1920年，法国殖民政府禁止在当地使用喃字，并代之以法国传教士在17世纪发明的一种基于罗马字母创造的文字。从此，汉字、喃字、拼音文字，并行在越南使用。作为越南本身来说，汉字和喃字不会对交流、书写造成任何阻碍，但是在急于将“上帝的声音”传给越南人民的外国传教士看来，这些难懂的喃字是最大的障碍。一方面是本土民族对自我文字亲切自然感，另一方面则是感到交流的阻碍，并且开始试图用自己的拼音字母去改造。这样，必然会出现国内保守者与改革者、殖民国与被殖民国、宗主国中国与殖民国法国等错综复杂的矛盾。法国占领越南以后，出于两个目的，开始强制性的推行拼音文字，一个目的是消除语言交际的困难以便于殖民统治，另一个目的是割断与中越两国文化联系的纽带。
可以看出，法国已经意识到了汉字在中越之间的重要性。也可以说明法国推行拼音文字的目的。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瓜分之中，法国以越南为跳板觊觎中国已是昭昭可见。对待法国文化压制，越南有志之士以汉字、喃字、拼音文字印行爱国主义精神的书刊作为抵抗方式。与此同时，一部分人开始注意拼音文字的易学、易懂、较易普及的优点。于是拼音文字随着爱国进步文章并行发展起来。 

总之， 在没有以政府名义将拼音文字作为正式的通行文字前，文字的使用上是十分混乱的。因为当时的政治混乱，国家处在被殖民状态，各种矛盾交集，很难有统一的书写文字。再加上越南本身的喃字也是吸收外来文化的产物，法国的侵入使越南文化更趋复杂，即使在1920年法国殖民者禁止使用喃字后的很长时间里，三种文字依然并行存在，直到现在。
第四阶段：以国语字为主的阶段。（19世纪中—20世纪末）1945年8月革命胜利后，汉字以政府名义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完全的拼音文字，越南语中称这种新的拼音文字为“国语字”。虽然越南人民敬仰的胡志明主席是位深爱汉字汉学的领导人，但还是以较易通行、易识的拼音文字取代了原有的汉字和喃字。在正式的教材、书刊、国家文件等文字材料中，全部以国语字为准。文字的统一，结束了书写的混乱，这对文化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越南国家重新开始稳定和现代化发展的征兆。
越南虽然统一使用了拼音化文字，但是在中国文化长期深远的影响下，汉字和汉语表达习惯的影响，已经成为越南语中最重要的因素，大量的汉语词成了越南语的词汇基础。现在越南语中，“汉语借词约占越南语全部词汇的70％左右”
，甚至一些人名、地名写法，也是根据汉字的译法转写成越南语的音节。这一特点与汉字文化圈中的其他国家基本类似。
1962年越南组织“保持越南语纯洁问题”会议，结论是越南语中的外来因素不能在短时间清除。接着是1979—1980年开始越南语标准化运动，并下发文件对一些词语进行严格规定。1980年将保护越南少数民族文字的规定写入宪法，1992年宪法再次重申。1993年颁布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相关文件
。可以看出越南国家对待文字的使用上，已经开始了以民族利益为准绳。这种变化过程既体现了本民族的文字本体的脆弱性，同时也表现出越南民族文化的复杂多样性。
第五阶段：汉字争议与复兴阶段（21世纪以后）。2004年9月初，以越南著名法学家、留德法学博士、河内国家大学法律系教授范维义为首的十多位有影响的专家学者联名向越南教育部上书，建议从2005年起在全国小学和中学实行必修汉语的制度，并建议教育部制定教育大纲，规定学生于小学中学毕业时必须达到的汉语程度标准。范维义教授在谈到研究古代法律和乡俗习惯的困难时，有这样的感叹：“自从以拼音文字取代汉字之后，除了人们已经赞美过的那些好处之外，越南人似乎也自我筑起了一道将后人与先辈隔离开来的语言和文化的围墙。一些词汇如律、例、契约、判官等等，现在只在书本上才偶尔见到，现代的越南人大多数已很少能感受到其背后所隐含的文化的哲理的和精神的价值”
。实际上这种忧虑，近代越南学者陈重好早有此感触：“令人担心的是，我国的历史都是用汉字写成的，而汉字的地位从今以后必然是日益减弱。 现在能阅读汉文的还多，而国内知道祖国历史的却寥寥无几，加之今后不在学汉字，那么祖国的历史不知要困难多少！”
 2006年5月5日，越南教育部签发《普及中学汉语课程的决定》
，越南开始正式复兴汉字。越南汉字复兴的现象，一方面是可能是有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对越南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有关，更重要的是越南人基于本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传承这一重大问题的长期反省和抉择。越南拼音文字虽然已问世一百多年，但全面实行拼音化文字不过几十年，这种复兴大概正是越南民族发展进程中，对自身文化困惑的重新认识。越南学者对汉字的忧虑，实际上是对越南传统文化的忧虑。当书写符号具备时代特点时，只有掌握这种时代符号才能了解这个时代。
三、从越南文字发展中反思及我国汉字发展中应有的取向
纵观越南文字的发展，不难看出其中对文字态度的复杂、反复、选择等问题。从中也看出越南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借鉴（创造喃字）、本民族的自主和与世界同步的意识（使用拼音文字）、对原有文化的重新认识（复兴汉字）。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始终都能感到汉字和汉文化对越南的现代化发展的影响。如果将越南汉字发展与日本对比，可以发现，日本对汉字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没有出现像越南文字这样大的波动变化。而日本的国家现代化道路，也如同对待文字一样始终能够在借鉴和保持民族特色中前进。越南复兴汉字不排除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影响，但也可能是越南在世界政治经济挑战下寻找文化定位，寻求新发展的征兆。从这点来说，文字变化可能会成为越南政治经济变化的信号。

1以越南为鉴，重视汉字的历史文化连接作用
中国的汉字虽然是自主的发展，在19世纪前没有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但是进入20世纪后，汉字经历了几次大变化，特别是我国建国后进行的三次文字改革，也曾提出过汉字符号化、拼音化改革。例如[image: image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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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等符号化的字在一些现存的存旧物品上还留存。即便是我们现在通行的简化字中也仍然存留一些，例如赵（趙）、邓（鄧）、观（観）等字。汉字简化是历史趋势，但简化要慎重要科学，特别是当字形已经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如果用强制手段改变汉字存在状态，必然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裘锡圭先生曾说：“在古文字演变为隶书过程里，为了书写的方便，破坏或削弱了很多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这是合理的，因为古文字实在太难写了。在楷书早已成熟的时代还这样做，是否很有必要，就需要认真考虑了。”
汉字符号化、拼音化的想法，初衷即是为了降低汉字的识读难度，同时也是想把中国汉字与世界拉丁文同步。这恰恰体现出当时中国对文化的短视性和盲目性，说明我们没有认清中国的文化应该怎样定位。

不过我们还是在谨慎的态度中进行汉字改革，没有实行汉字拼音化或符号化，但是我们现行的汉字与传统汉字（繁体字）也有一段距离。我们虽没有象越南那样，与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越走越远，但是以现在对繁体字的识读和使用来看，如果我们不注意对传统汉字保护利用的话，几十年后也许会很糟。现在从事古代历史、古典文献、书法研究等相关专业的人还在使用繁体字，但这些专业既冷淡从事的人员很少。在这少数人中，对文字非常敏感的人少之又少。再加上我们现在对古典文献的整理上，简体字、白话文、横排版的文献更受欢迎，汉字在古籍中的原始状态也就慢慢消失，很多的词义的差别渐渐模糊，这对古汉语和古代文化的解读都十分不利。以这种态势发展，越南学者陈重金对汉字的忧虑（见上文）也会在我国将来发生。
近几年，复兴传统之风似有蔓延之势，反映汉字本源的繁体字也得到更多人重视。在今年两会上，政协委员潘庆林提出“建议全国用10年时间，分批废除简化汉字，恢复使用繁体字”的倡议，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此提议社会上有赞成也有反对的声音。我认为废除简体字代价太大，简化字多是合理的。虽然不可能全面恢复繁体字，但需要考虑恢复一些字形问题较大的繁体字，并且应该认识繁体字
。曾经有个台湾的同学问我“仅”字读什么，我起初只是以为他不知道仅与僅的简繁对应，可仔细想一想就不简单了。既然偏旁“堇”简化对应为“又”，那么谨、瑾、馑、槿是不是都要简化呢？像“仅”这样的字就应该恢复繁体，以减少汉字系统的复杂性。再比如同音替代的“斗”字，本来战斗（鬥）与星斗的“斗”字并不相同，但在现行简化字中变成同一字了。与此类似的还有 干、后、几等字。实际上这样的简化使汉字系统更复杂了。但并不是说重视繁体字，就是要废除简体字恢复繁体字。我们的目的是要以越南为鉴，不要到了全民不识繁体字时再来重视繁体字，现在就应该知道他的重要性。

2从越南普及汉语看汉字的“软实力”作用
我国现在汉字的问题还很多。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日本等使用汉字的地区，还有汉字印刷字体不统一、字形不统一、繁简对应错误等问题。如印刷上，常看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书籍，我们很容易可以看得出印刷体的不同。现在这种差距虽然逐渐减少，但还未达到汉字文化圈中的大统一。好在我们国家已经有了这种文字统一的意识，在2008年的国家语言文字会议上，已经把进一步规范文字、统一文字最为一项重要工作，这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部分
。笔者认为我们还可以把文字的统一放眼到整个汉字文化圈，建立汉字文化圈的统一的文字字形对应表，并尽量使用统一字形。例如越南的汉字既保留自身喃字的发展，同时喃字的笔形、字形也尽量与汉字统一，使用统一的字形。这一点上，日本的文字作的比较好。日本的汉字在几次改革中似乎在不自觉的与中国统一。现在日本的当用汉字就是以我国《康熙字典》中的较简便的字形为准，作出的汉字改革。并且日本现在也有使用简化汉字，字形与中国简化字形相同。建立统一字形的好处，可以促进文化的交流，促使优势文化的强势影响，促进世界文化的和谐进步，可以减少因文化壁垒导致的摩擦。越南在中学普及普及汉语教育，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汉字有可能如同“欧元”那样在汉字文化圈通行。如果说欧盟的欧元使欧洲的经济发展走向一个新台阶，那么东亚的文字统一，必然也会加快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加快东亚一体化的步伐。当然，这种“共识文字”的统一现在还是一种设想，并且涉及到用哪个字形、如何统一等复杂问题，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很多的困难，但统一的可能不是没有的，如越南已经开始恢复汉字，并且在汉字文化圈的很多国家已经有了自主恢复汉字的呼声。

复旦知名学者沈丁立先生曾发表过《传统汉字是一种软实力》的短文，他认为，作为久远的民族历史文化的承载物，传统汉字（繁体字）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中，将会成为一种重要的“软实力”。沈先生为此呼吁，“在我国经济和文化日益发展的今天，我们理应逐步考虑允许简体字和传统汉字获得学习和使用的同等地位。”
我国周边的国家多数都深受汉文化的影响，而这种文化的影响要继续下去，汉字的“软实力”作用绝不可忽视。而且不仅要重视汉字在继承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作用，也要重视汉字在汉字文化圈乃至世界的联系作用。2000年韩国政府宣布恢复汉字教育；2006年越南教育部开始在中学普及汉语；自2004年至今中国相继在韩国、德国、瑞典、美国、非洲等64个国家设立200多所孔子学院；中国政府已将当初在2010年前在世界建立100所孔子学院的目标增至500所；很多国家以“中国周”、“中国年”等形式来了解中国，2007年2月，英国《泰晤士报》开展“中国周”行动，教读者如何掌握汉语，连续两天的报纸头版和内页上，演示“人”、“木”等汉字如何从象形图画演变成现代汉字。
一系列数据表明中国的文化正走向世界，我们在世界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中国文化也必将成为沟通世界各国与中国最好的桥梁。笔者推测，假如对文字选择的变化是越南人民在世界舞台上寻求新发展的反应，那么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在文字上的变化和影响也将会伴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新发展。

�本文所有时间界定皆以[越]陈重金著《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为准。


�本文的“汉字文化圈”是指历史上曾经使用过汉字，借鉴汉字造字，受中国影响较大的一些国家，如越南、日本、韩国等。或参见冯天瑜：2004年4月《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第2期文章，《汉字文化圈刍议》。


�笔者2004～2008年在湛江工作期间曾经在湛江博物馆看过至少在20面以上的铜鼓实物，与所见图片中越南铜鼓确实非常相似。


�参见刘玉珺：《越南古籍刊刻述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一辑。


� [越]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1992年商务印书馆，后附越南史年表。


� 参见[越]陶维英：《越南古代史》（刘统文译），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146～150页。


�参见凌纯生：《东南亚古代文化研究发凡》，台湾《民族学研究专刊》1950年版，第3期。


� [越]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56页。


�这里要特殊说明的是，日本未出现大量造字，其使用的汉字源自我国古代字书或我国古代使用的俗字。参看何华珍：《日本简体字探源》，《语言研究》，2003年12月第23卷第4期。


� 由于喃字由音义两部分组成，对中国古代汉语中音义的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有关喃字的最早史料是11世纪李代1076年的云板钟铭文


� 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352页。


�祁广谋：《越南喃字发展演变及文化阐释》，《解放军外国语学报》2003年1月第1期。


� 参见罗文清：《越南语言文字使用的历史回朔》，《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


�吴远富：《越南开始普及中学汉语课程》，《广西日报》，2006年12月21日。


� [越]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2页。


� 吴远富：《越南开始普及中学汉语课程》，《广西日报》，2006年12月21日。


�史定国主编：《简化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8页。


� 2009年4月8日北京晚报《专家称恢复繁体字不可取　王宁：简化汉字很成功》，文章中提出“识繁写简”，笔者很赞同，也认同王宁先生所说简化汉字很成功的看法，更不赞成全面恢复繁体字，这里笔者只是对现行简化汉字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折中看法。


�参见2008年2月28日，赵沁平在2008年度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标题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开展语言文字工作新局面，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做出积极贡献》。


�沈丁立：《传统汉字是一种软实力》，载《东方早报》，2006年9月11日。


�数据来源于吴远富：《越南开始普及中学汉语课程》，《广西日报》，2006年12月21日和《外刊关注中国“软实力”:“魅力攻势”影响世界》：《中国青年》杂志，2008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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